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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访谈

康厚明：参会最关注农民工社会保障
十八大代表、农民工康厚明认为，目前农民工参保率不高，保障标准也较低

访谈动机

10 月 31 日晚 8
点多，当记者联系到
康厚明时，他刚下班，
走在回家的路上。

2008年，康厚明
成为全国首批三位
农民工人大代表中
的一员。今年，他又
成为党的十八大代
表，但他说，进城务
工的普通农民工身
份，才是自己要坚守
下去的本色。

每年“两会”上，
康厚明的议案从未脱
离“农民工”这一群
体：“立法保障及提高
农民工工资”、“修农
民工的廉租房”等都
受到关注。

对即将召开的
十八大，康厚明坦
言，目前关心的还是
农民工群体的待遇
和社会保障。

谈当选
当选党代表感到

责任更重

新京报：是什么时候知
道自己当选十八大代表的？

康厚明：今年6月的重庆
市党代会上产生十八大代表，
我本身是国资委系统的重庆
市党代表，知道十八大代表候
选人中有自己，不清楚能不能
当选，但已经有心理准备。

新京报：人大代表和党
代表的当选经历有什么不同
的感受。

康厚明：相比之下，两次
当选代表激动的心情是一样
的，那次是惊喜，这次感觉责
任更重。

新京报：提起责任，你在
当选人大代表后，曾多次为
农民工维权。

康厚明：有一次是一个
农民工工作时摔成重伤，法
院判了但企业拒绝赔偿，他
家里人找到我求助。我把
他的材料交给相关部门，经
过 协 调 让 他 拿 到 了 赔偿。
另外还帮助过一些农民工讨
过薪。

新京报：面对前来求助
的工友，一般你都如何为他
们解决困难。

康厚明：我自己肯定是
解决不了问题的。我是通过
人大代表这个身份，和有关
部门去联系，得到有关部门
的重视，我其实是希望农民
工所有的问题，政府和各部
门能够公正地对待、快速地
解决。

谈变化
农民工敢为利益

与老板交涉

新京报：你 16 岁就出来
打工了，当初是在一种什么
情况下，决心背井离乡？

康厚明：家里兄弟姐妹
比较多，经济很困难，那个时
候女孩子没有外出打工的，
我又是男孩子里最大的，正
好有叔叔在外面做施工活，
初中毕业以后我就出来跟着
他们打工，减轻家里的负担，
好让弟弟妹妹都上学。

新京报：那时候打工有
什么不同。

康厚明：我 1979 年出来
的时候，好像还不兴“农民
工”这么个叫法，我们进城务
工的属于临时工，有城市户
口才能是正式工。那时候打
工是先做工，后知道钱，也是
说干一天给多少钱，都是雇
主说了算，而且打工挣的钱
还要交给生产队，才能拿到
工分，否则分不到粮。不像
现在，先知道钱，后做工。

新京报：是不是说农民
工的想法也和以前不一样了。

康厚明：那时候首先粮
食关系就把你卡得很死，后
来慢慢放开，打工的束缚也
越来越少。现在知道自己应
该挣多少钱，敢于为自己的
利益去和老板交涉，应该说
是一个意识的提高，社会在
进步，追求也在进步，农民工
也不能老是以一种弱势的姿
态出现。

新京报：还能记得那时

候的收入吗？
康厚明：一天 10 来个工

分，也就是两角多钱。
新京报：城市在对待农

民工这一群体方面，近几年
有怎样的变化。

康厚明：变化很大！我
们的工作、生活和待遇都提
高了很多，政府也制定了很
多政策，比如一些地方推出
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公租房，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也在不断
完善。

谈经历
赶工期曾 3 天吃

睡在工地上

新京报：自己这么多年
的务工经历是怎样的。

康厚明：最开始是在县
城的机械厂干临时工，就是
给师傅们打打下手，还挖过
煤，干过装卸工，后来在市政
工程公司干路面、桥梁、公路
工程施工到现在。这么说
吧，建筑行业的工种我基本
都干过。

新京报：如果现在再回
顾，怎么去评价这段经历。

康厚明：每一个外出打
工的人，背后都有各自的故
事，但曲折坎坷都有。总的
来说，我打工的这条路走得
还是比较顺，但过去打工的
人生活状况和各方面的待遇
还是很差的，有自己亲身经
历的，也有看到的。

新京报：打工期间，遇到
最艰苦的事情是什么？

康厚明：最艰苦的是到

市政公司后不久的一次赶工
期，那是一个新开发地区的
下水沟工程，正好在一个湖
边，如果不抢挖积水就会倒
灌，还容易形成塌方，连续
两三天在工地上吃饭，困了
就在木板上躺一会，没回过
工棚。

新京报：打工中有受到
过歧视吗？

康厚明：要说印象最深
的事情，并不是工作艰苦，而
是受到歧视的伤心。有一次
路面施工，就在我身边，一辆
轿车把一个工友给撞倒了，受
了伤只能躺在地上，但是车里
的人好长时间没下来看一下，
后来下车对我们就是一顿臭
骂，问我们怎么还不走。

新京报：当时一定非常
伤心。

康厚明：当时心里非常
难过，不过让我觉得安慰的
是，有不少围观的市民替我
们打抱不平，责问对方。我
心里感到很温暖，觉得还有
很多好心人，知道我们，体谅
我们。

谈履职
政府应更完善农

民工保障

新京报：为了参加党代
会都做了哪些准备？

康厚明：我本身是人大
代表，每年两会期间都会做
一些调研和走访工作，我目
前比较关心的还是农民工
群体的待遇和社会保障。
虽然这些方面近几年的进

步很大，但还有更大的提升
空间。

新京报：哪些地方还可
以提升？

康厚明：最 开 始 的 时
候，农民工是没有保障的，
现在我们有各种保险已经
比较完善了，但问题也有，
比如参保率不高，保障标准
也比较低。

新京报：农民工群体还
有其他什么问题？

康厚明：现在在城市，像
建筑等一些行业几乎都被农
民工给“接管”了，其中高危
岗位比较多，很容易发生工
伤事故和各种危险，而很多
农民工没有享受各种特殊工
种的待遇。

在其他像社会保障等方
面，政府也应该多给一些政
策，在现有基础上来完善农
民工的保障，让在城市务工
的农民工，享受到城市居民
同等的待遇，兼顾公平。

新京报：就农民工群体
而言，自身还需要有什么改
变来适应城市。

康厚明：农民工需要进
一步通过技能和文化方面的
学习来弥补。从我自己的感
觉来看，年轻一代的农民工，
绝大多数都愿意通过学习，
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年龄比
较大的农民工，也会为自己
的子女考虑，让他们打好（学
习）基础。这些方面还需要
政府来进一步引导。

本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张太凌

康厚明
十八大代表，2008

年当选十一届全国人
大代表，2005年被评为
全国劳动模范，目前任
职重庆市城建控股（集
团）第一市政工程公司
路面处农工班班长。

我希望农民工
所有的问题，政府
和各部门能够公正
地 对 待 、快 速 地
解决。

——康厚明

2009年3月17日，在重庆九龙坡区，康厚明（右）指导返乡农民工工作。 图/CFP


